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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

坚。为人民，几十年……”

1963 年 的 建 军 节 ，毛 泽 东 同 志 挥

笔写下脍炙人口的杂言诗《杂言诗·八

连颂》。

1982 年 12 月 26 日 ，毛泽东同志诞

辰 89 周年纪念日这天，《解放军报》在头

版刊发了《杂言诗·八连颂》。也就是这

一年，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四支队十中

队进驻南京路，接替“好八连”，担负南京

路巡逻、轨道交通重点站执勤和人民广

场国旗升降等任务。官兵把这首《杂言

诗·八连颂》刻在营区的石墙上，也融进

了灵魂血脉中。2022 年春，习近平主席

给十中队全体官兵回信，勉励他们“巩固

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自觉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当好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

兵’，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岁月如歌，精神永驻。60 多年来，

这首光辉诗篇穿越时间长河，激励着一

代代“霓虹灯下的哨兵”永葆初心本色、

赓续优良传统，在南京路上立起永不褪

色的光荣旗帜。

一

1949 年 5 月 27 日，解放上海的枪声

停歇。28 日清晨市民在蒙蒙细雨中打

开家门，看到了令他们无比震惊的一幕：

马路两边湿漉漉的水泥地上，睡满了一

排排征衣未解、抱枪而卧的解放军战士。

“好八连”和十中队前身部队就在其

中。不久后，八连进驻南京路，担负执勤

任务。那时的南京路十里洋场，灯红酒

绿、莺歌燕舞，弥散着奢靡气息，暗藏着

险恶陷阱。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更是扬

言：上海是个大染缸，解放军红着进来，

不出 3 个月就会黑着出去。

八连的官兵面临着纷繁复杂的诱

惑。刚在南京路执勤时，官兵经常遇到

打扮时髦的女子主动搭讪，还有一些不

怀好意之人丢下钱和外国香烟。但是，

历经战火考验的他们靠着坚定的信念，

抵抗住了“糖衣炮弹”的侵蚀，赢得了“霓

虹灯下的哨兵”的美誉。

信念如磐石般坚定，思想如水晶般

透彻，也是后来一代代“霓虹灯下的哨

兵”闪亮的精神标识。

二

进驻刘家公馆时，八连依旧坚持自

立自强、艰苦奋斗的作风。官兵把洗脸、

洗衣服的水收集起来，用于拖地板、冲厕

所。把所有灯泡换成 15 瓦，自觉节水节

电。上海生活物资供应短缺时，官兵自

己打草鞋、补衣服，为地方减轻压力。三

年困难时期，他们脚穿草鞋，肩扛铁锹，

推着小车，步行去郊区拓荒种菜。

十中队接替八连勤务时，正值改革

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江南北。1982

年，十中队进驻南京路不久，就有一名商

人闻讯找来，提出以高价租借中队空余

房间作仓库，被时任指导员断然拒绝。

一次，官兵奉命抓捕犯罪嫌疑人，对方见

逃跑无望，掏出一沓钞票，乞求道：“钱都

是你的，放我一条生路。”官兵不为所动，

将其扭送归案。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受不良风

气影响，少数官兵开始淡忘艰苦奋斗这

个传家宝，铺张浪费的苗头有所显现。

一次，中队指导员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

双半新半旧的棉鞋，他把棉鞋拿出来清

洗晒干后，穿在脚上继续站岗，官兵大受

触动。不久后，中队集中开展了“一双棉

鞋”大讨论，立下了“艰苦奋斗永不忘、克

勤克俭持家业”的规矩。官兵坚持从节

约一粒米、一度电入手，连续数十年开展

“创家业、攒家底、藏家珍”活动，班班配

备修理箱，人人都有针线包……

进入信息时代，十中队又向全体官

兵发出倡议，身体力行弘扬艰苦奋斗、

厉行节约的好传统，拒绝网络世界的诱

惑，保持朴素本色。中队官兵深知，艰

苦奋斗不仅要甘当吃苦者，更要勇当奋

斗者……

三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

敌。”《杂言诗·八连颂》的尾联揭示了一

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坚如磐石的军民团

结，是人民军队特有的政治优势，也是我

们的传家宝。

岁月更迭，初心不改。几十年来，十

中队官兵接力做人民美好生活的守护

者，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身影深深

印刻在这座城市的记忆里。

自进驻南京路起，十中队便成立“雷

锋班”，坚持每月 10 日和 20 日到南京路

上开展为民服务活动，40 多年来从未间

断。在十中队的影响带动下，130 多家

单位、千余名志愿者也主动参与其中，服

务内容由刚开始的修鞋、理发逐步拓展

到健康、法律、心理等 80 多项。每到开

展为民服务活动这天，军地单位撑起的

爱民帐篷绵延近 200 米，成为一道绿色

风景线。自 1998 年起，十中队官兵还利

用周末和节假日，到毗邻驻地的中共一

大会址义务讲解党史，带动更多的人学

党史军史、固军民团结。

进入新时代，官兵爱民之路也在不

断延伸。自 2018 年始，中队积极参与打

赢“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战，官兵多次前往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

州色德村帮扶，把希望的火种播撒到彩

云之南，帮助村寨实现了脱贫。

如今，武警上海总队全体官兵把当

好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作为目标追

求，用实际行动为《杂言诗·八连颂》赋予

了新的精神内涵。

霓虹灯下，哨兵依然挺立
■马国栋

尽管在古老的《尚书》里就可见“戎

衣”一词，但“戎衣”在这里并无后世诗

文中的丰富含义。其时，军人谓之“甲

士”，从军后御寒遮体还得穿自己的粗

葛麻衫，只是上战场时才配发甲胄，即

所谓“惟甲胄起戎”。

而军装作为专门的“兵事之服”，具

备独有的审美功能，最早的记载见于

《汉书》中“振殷辚而军装”，意为汇集浩

荡的队伍、身穿威武的“军戎之饰装”。

“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军装

审美的魅力来自由相同的色彩、统一的

样式、规范的佩饰汇聚而成的战队方

阵。在整齐划一、几无差别的规律性之

中，军装迸发出威严的气势，同时也构

成了雄浑的美学范式。

纵横戎装，谈兵心壮。我的学识远

不足以考据漫长军装史，但在我故事里

的人生和人生里的故事，都有一身军装

相伴。

一

如果按照色系表述，我所穿过的军

装颜色应属葱绿、青松绿等，但我们更

喜欢称之为“国防绿”。

新兵营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一

个放眼皆山、迈腿皆坡的边远连队。下

连后第一件大事，就是给新兵颁发领章

帽徽和枪支弹药。仪式很简单，可连长

的话却让我记了一辈子。连长说：“从

今天起，军衣上有领章帽徽，肩膀上有

枪有弹，你真正穿上了军装，真正成了

一个兵。”

不可思议的是，当在衣领缝上了红

领章、军帽缀上红五星后，原先显得肥

大空阔的军装，竟一下子变得那么合

身。更让人心中熨帖的是，当地小孩也

从跟在后面乱喊“小新兵”，改为叫“解

放军叔叔”了。

军旅轨迹本是诗，军装为其拥有者

指定了青春的起点。

我是 12 月入伍的，也被称为“冬季

兵”。部队按照季节发放军装，因此，我

们这些刚入伍的新兵都没领到夏装。

大约有 4 个月的时间，需要靠冬装（包

括棉衣和套在棉衣外的罩衣）度过。由

于驻地属亚热带，冬季不冷，棉衣基本

穿不着，被称为罩衣的冬装实际上是当

常服穿。

有 些 素 雅 之 物 ，其 实 是 光 彩 夺 目

的。简洁朴素的 65 式军装，无疑就是

那个年代最时尚、最体面的服装。

记得那时，我除了连队配发的军装

外，还拥有“2 件宝”。我在部队当干部

的哥哥知道新兵只有一套军装，入伍前

就给了我一套旧军装，以备洗换，这是

第一件宝。这 4 个口袋的干部服平时

当然不能乱穿，但每逢换洗晾晒衣服

时，我会穿上这套军装在宿舍里踱步徘

徊一番。第二件是姐姐的深棕色人造

革腰带。医院的女干部基本用不上，姐

姐就作为参军的礼物送给了我。当时，

我们配发的是一种黄色的帆布腰带，这

条腰带只能当做皮带系在里面。虽然

别人看不见，但系上这条腰带依然让我

加倍昂首挺胸。

二

那个年代没有电视，电影也难得看

到，官兵的文化生活主要来自文艺舞

台。所演的歌舞节目，反映军民情深的

居 多 ，因 此 ，军 装 就 是 最 常 见 的 演 出

服。我们连队的驻地在一个边疆小县，

染制水平实在落后，制作的演出服颜色

总是不好看。县文工团的小伙子、小姑

娘穿着这些演出服上台表演，也显得没

什么精气神。

有一次，县文工团要到州里参加文

艺汇演，只能拿着证明到连队借制式军

装。当时，连里穿小号军装的只有我和

一位副班长，所以就由我俩把军装借给

女演员当演出服。

副班长为了防止军装丢失，把姓名

籍贯等信息写在口袋内侧。没想到文

工团的女演员凭借着军装上的信息来

还衣服、道谢，由此开始了与副班长的

联系。几年后，我在副班长与女演员的

婚礼上听说了这段故事，不由感叹缘分

的奇妙……

浪漫的事并不常有，而战友们粗手

笨脚地穿针引线、缝衣补裤倒是常见的

场景。当年部队的被装供应并不宽裕，

而且军装都是纯棉布的，穿着舒适却不

耐磨。对整天摸爬滚打、训练操课的我

们来说，衣裤上磨个洞、开了线需要缝

补的事已然习以为常。

打补丁也是有学问的：裤子的双膝

和臀部是重点，补丁磨破再摞补一层的

情况也不少见，用缝纫机细密地扎线就

能保持平整。我们天天枪不离身，衣服

的右肩最容易被枪背带磨破，打补丁时

为了对称干脆把左肩也补上……

缝补的布料从何而来？部队当时

发放服装，有收旧换新的规定，收回的

旧军装就按一定比率留作补丁布。至

于如何挑选利用补丁布，其中也有朴素

的学问。旧军装背部可以剪下整整齐

齐的一块来，但不太牢固；腋下因是接

缝处不够美观，却相对牢固……

很快，随着被我们叫作“的确良”布

料的军装换发，打补丁也就成了往事。

这种新军装耐磨易洗、质地轻薄不皱，

深受我们的喜爱，还有那清爽纯正的颜

色，使之获得我们诗意的称呼——“国

防绿”。

三

连长曾叮嘱我们，不能只把军装当

做 御 寒 之 物 。 那 么 它 还 能 做 些 什 么

呢？作为边防连队，它伴随我们行走在

山岳丛林。攀登时，用旧军裤结捆而成

绳索相当牢固；遇毒蛇毒蜂时，最快捷

的避险方法就是脱军装扑盖、包裹；战

友受伤时，砍两根竹竿，分别从 4 件上

衣的袖筒穿过，就是一副临时担架……

时 光 飞 逝 ，许 多 关 于“国 防 绿 ”的

往事以及由此带来的批评、表扬，都在

笑谈中渐渐淡去。今天，依然让我的

心为之一颤的记忆是离开连队的头一

天晚上。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冬日下午，我接

到命令要求我第二天报到。那天是星

期天，刚洗的军装都还湿淋淋的。看我

有点着急，班长拍着胸膛说：“放心，有

办法。”

晚 上 开 例 行 班 务 会 时 ，班 长 烧 了

一大盆火，全班战友围成一圈，大家一

边对我说着鼓励送别的话，一边七手

八脚地拿着我的湿军装烘烤。火盆里

的柴火因潮湿一直冒出呛人的青烟，

但我肯定，自己当时的眼泪不是被熏

下来的……

许多年过去了，军装的往事始终是

一个军人不褪色的记忆。我相信，军人

会老去，但军装永远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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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走进杨业功纪念馆，站在等比例复

原的杨业功旧居前，高高悬挂在门楣上

的“携礼莫入”4 个大字让人心生敬意。

屋 内 展 陈 的 家 具 大 多 是“ 老 古

董”：餐桌、衣柜是任某处处长时置办

的，沙发是任旅长时定制的。此外，最

令人瞩目的，当属那张用 4 个大木箱拼

成的卧床，这是杨业功任某团副参谋

长期间自己设计的。岁月在它们身上

留下的斑驳痕迹，像是在无声诉说着

这位“导弹司令”简朴的一生。

1987 年 10 月，杨业功担任某导弹

旅旅长，就职当天，他摊纸泼墨，写下

“携礼莫入”，贴在了自家的门楣上。

“ 我 这 是 警 示 他 人 ，更 是 约 束 自

己。既然敢贴出来，我就做得到。”面对

家人的询问，杨业功语气坚定地回答。

转眼间，春节来临。一些人想趁此

机会串门拜访，绝大多数人看到这 4 个

大字都望而却步，即便来，也两手空空，

同样受到热情接待。但也不乏见了“南

墙”也要碰的人。春节期间，一名连长

认为领导只是“做做样子”，便带着从老

家提来的土特产敲开杨业功的家门，却

被杨业功严厉批评：“如果你不认识这 4

个字，说明你不具备当连长的基本素质

和条件。”

还有一次，部队某重大工程项目招

标，一位包工头带着“厚礼”找到杨业

功，希望能得到“关照”，杨业功勃然大

怒，气愤地说：“有实力不用送，没实力

送也白送。”将来人赶走后，他又交代竞

标必须遵守规则。

在杨业功看来，无论是新朋，还是

旧友，与自己交往就必须遵守自己的原

则，否则不如不交往。

当上司令员后，一名与杨业功认识

多年的旅领导，趁着出差，捎带了些土

特产送给了杨业功的家人。当晚，回到

家的杨业功得知事情原委后，生气地批

评了家人，还打电话专门告诫这位旅领

导说：“你来看我，我不反对。但你不能

带东西，不能带头违规。”

几天后，杨业功下部队检查工作，

将土特产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杨业功常说：“别人找你托关系、找

门子，那是在试探你为官做人的底线。”

纪念馆展示的杨业功两次“约法三章”，

就是他坚守“底线”的生动写照。

从当上旅长开始，杨业功就给家人

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立下规矩：不许干预

我的工作，不许享受任何特权，不许收

受任何钱财和好处。2003 年底，杨业功

重病住院，他多次交代：“无论手术成功

与否，任何人不得找医院的麻烦，任何

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来看我，家人不得

收受礼品和现金。”

两次“约法三章”，杨业功说到做到。

1999 年，杨业功在北京组织国庆阅

兵训练，一名干部来看望他，带去一些

优质宣纸。杨业功指着墙角的一堆废

报纸开玩笑地说：“用你送来的宣纸，我

心里不安，肯定写不出好字。”

杨业功拒收宣纸的事很快传到部

队 ，妻 子 杨 玉 珍 和 他 谈 起 这 件 事 ，担

心 因 为 一 点 小 事 导 致 杨 业 功 在 部 队

的 人 缘 不 好 。 杨 业 功 却 一 脸 严 肃 地

说 ：“ 谁 说 这 是 小 事 ？ 这 是 事 关 党 性

原则的事，我们的党性岂能在一张宣

纸上失守？”

儿子杨波涛结婚前，杨业功和妻子

杨玉珍反复商量，最终决定：“孩子的婚

礼既要办得简朴大方、喜庆热闹，又不

能和人家比排场。”婚礼当天，他们仅以

茶 话 会 的 形 式 请 了 几 位 好 友 欢 聚 一

堂。好友送来的红包也被一一委婉退

回。茶话会结束，杨业功将精心挑选的

两株桂花树苗交到了这对新人的手上，

让他们亲手种下象征着爱情永远芬芳

的同心树作为纪念。

时至今日，回忆那一幕，杨波涛和

妻子仍会一脸幸福地感慨：“形式虽然

简单，意义却不简单，这就是世上最隆

重的婚礼。”

在 生 活 与 工 作 中 ，杨 业 功 总 是 尽

可能节俭，但他对朋友与同事的关心，

却不会因此减少。一次，杨业功与驾

驶员郑晓龙一起出差，为了节省开支，

他与郑晓龙同住一个小房间。晚上，

疲劳的郑晓龙倒头就睡，夜里被一阵

“噼啪噼啪”声惊醒，睡眼蒙眬中，只见

杨业功正在打蚊子。

纪念馆的中央，还陈列着一个老式

皮箱，里面放的是杨业功的三件宝——

绿色军大衣、水壶和方便面。用他的话

说，衣能御寒，水能解渴，面能充饥，出

差下部队，有这三件足矣。杨业功一年

之中有 100 多天都忙碌在深山或奔波

在基层。他下部队时明确提出“禁酒、

减菜、少陪同”的要求，在外勘察阵地

时，有时只靠吃方便面充饥。

将军未曾远行，精神烛照后人。走

出纪念馆，人们常常驻足仰望巍巍“廉

将”丰碑，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携礼莫入”
■吴飞亚 王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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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娄山关（组诗）

■峭 岩

走近娄山关

以你的姿势走近你，娄山关

必须有八十个轮回的涅槃和生死

鹰飞、雷鸣、枪击以及闪电

脚下是染血的、怒吼的石头

山侧，依然是呼啸的、狂野的河流

站在你的面前

我已失语，喉咙被激情的狂风堵塞

眼睛迷离成一团战后的硝烟云雾

我站着，和娄山关对视

是一块石头对高山的仰止

娄山关，娄山关

我将以怎样的情感与你相拥

不是久违重逢，而是梦里梦外

娄山关，你与我是血与肉的关系

梦里是你，梦醒是你，不曾走远

战役后，我下山了，种花，植树

打造一座城市，开垦一片良田

时代的车轮滚过黔山、黔水

飘过战火的土地已然是另一种诗意

娄山关，我来了

纵有千山万水，纵有金银绸缎

我只为你带来了一杯酒

它是赤水河的浆液，赤水河的魂魄

我要与你干杯

对着苍天，对着大地

海龙屯的石头

俨然，石头组成海龙屯

偌大的村镇坐落在大山的深处

石头，大大小小，成堆成群

垒砌了屯子的坚毅

登上海龙屯的山梯时，正是开春

崖壁上盛开了紫英、黄菊的笑脸

它们从石缝里、石骨里伸出小小的火焰

欢迎每一个走近的人

从走近海龙屯第一步是石头

到告别它最后一步还是石头

我装满了两个口袋的石头

左边是沉重，右边是尊敬

远眺赤水河

跳上黔山三月的云朵

是一杆枪对一条大河的誓言

渡过它，到对岸摘取自由的花朵

我是撕裂军衣做帆的人

我是抽出肋骨做桨的人

赤水河举着我，赤水河驮着我

收获风雨交加后的彩虹

会址在时间的墙壁上刻着

一闪，一闪，拍打着历史

有手伸向我，有话告诉我

黑暗与光明的对垒

有些事走远了，不再回来

回来的是真的，是刻骨的

比如，红军街的脚步和我

还有一步一回头的眼睛

西风烈

一曲《西风烈》

一场战争决胜千里

盔甲撒了一地

西风烈，怎奈英雄肝胆

英雄血，遍染大河山川

我回首时，依然有西风的烈性

依然有马蹄的声响

它在酒的滋味里，绵延不绝

它在我的梦里，深深浅浅

西风烈，在奔赴的另一条路上

检测我们的骨头，召唤我们的灵魂

向前的河水是我们的意志

奔跑的山峰是我们的头颅

西风烈，英雄胆

西风烈，赤子血

高飞远航（中国画） 陆千波作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